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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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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文学，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特色，不仅仅是中

国，而中国尤其鲜明。

第一，1921年，也就是100年前，当时推动中国共产党建

党的，有一批文化人，陈独秀是文学家，我们讲文学史永远不

可能不讲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写着各种各样的文章，他

的豪言壮语是：给我十年时间编《新青年》，我要唤醒所有的中

国人。李大钊的散文，那种感情、那种理论、那种信念，那种动

人肝肠、感人肺腑的痛陈疾呼，在文学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

烈士方志敏的文章一样的强烈真挚。当然更重要的是瞿秋

白，瞿秋白是一个大作家，在我的少年时代已经非常感动地阅

读他的《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他担任过党的主要负责

人。共产党某种意义上是容易接受左翼文人、进步文人的，他

们是较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群体。

毛泽东的诗词与书法独树一帜，永垂不朽。我们也不会

忘记陈毅的《赣南游击词》与《梅岭三章》，还有那么多感天动

地的革命烈士诗作。

第二，共产党建党的时候，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国民党以及各个军阀相比，共产党太弱小了，什么都

没有，军事实力、国家机器、政法系统、财富、金融以及一切的

资源、一切的硬实力都在反对派手里。但是共产党建立起来

了，而且最后取得了胜利。在建党的时候，靠的是文化优势，

靠的是软实力，靠的是理论优势、信念优势，靠的是马克思主

义，靠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那么一些很容易和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思想接轨的东西，比如说“世界大同”“天下为公”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得民心者得天下”

“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以及老子提出的天道与人道的

差别，“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而所有的革命和起义都有“替天行道”这样一个口号，也就是

要开仓放粮，削富济贫。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当中，毛泽东提出国民党对

共产党进行了两个“围剿”：一个是军事“围剿”，“围剿”的结果

是红军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另一个是文化“围剿”，毛泽东

说，在白区的文化机构里头，我们共产党一个人也没有，我们

没有抵抗的力量，但是文化“围剿”对于国民党而言是完全的

失败，根本就进行不下去，这个是值得人深思的。也就是说，

鲁迅代表的中国的有良心的作家，从内心里就是反对蒋介石

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的。

这让我想到一个文化方面的大人物曾经跟我说过的话，他

说在文化上、文艺上、思想理论上，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比

苏俄的革命更成熟。苏联十月革命的时候，最同情革命、拥护

革命的高尔基也被吓跑了，最著名的指挥家、音乐家，还有一大

批作家，其中包括后来对斯大林非常崇敬的阿·托尔斯泰与后

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蒲宁都吓跑了。但是，中国在1949

年10月1日到来时是这样的：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从美国、英

国、法国、日本，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冒着各种的危险，冒着

被国民党特务刺杀的生命危险回到祖国，大家云集北京，几乎

全部都来了。老舍先生有一个说法，这是他的统计，他说跟着

国民党到台湾去或国外去的大致占10%，10个作家里面只

有1个跟着走，离开的人屈指可数。

第三，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在客观上起了一个同情革

命、推动革命、要求革命的作用，不仅左翼作家如此，许多非左

翼作家也是这样。鲁迅就不必说了，他有非常明确的对待国

民党反动派的批判态度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的说法。郭

沫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从政治经历来说，他曾经当面

拍着桌子痛骂蒋介石，他写的《屈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上

演，那样震动人心，当然他的新诗是划时代的，他的戏剧《虎

符》《蔡文姬》等，影响很大，还可以讲一大堆他的甲骨文研究、

文学翻译方面的贡献，不仅是文学的巨大贡献，更是对革命、

对社会、对历史的巨大贡献。为什么我专门要说一下这个呢，

因为现在所谓的民间，有一种无知的糊涂的低层次的思维，就

是逮机会就骂郭沫若，这是非常令人反感的，而且几乎都是无

端的攻击。茅盾1921年入党，大革命失败以后与党组织失去

联系，1981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恢复茅盾中国共产党党

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巴金早期的确很难说是马克思主义

者，他算不算无政府主义者，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巴金的作

品是鼓励人们革命的，你看《灭亡》和《新生》，这是他幻想的革

命，可是你看看他的幻想革命的小说，你就要想革命，而要革

命，你只可能走一条路，就是跟着共产党走。老舍在1949年

以前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读完《骆驼祥子》，也让相信人革

命。新中国成立前，我和一位师友发生过一个小的争论。他

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说看《骆驼祥子》，他就表示好像看老舍

的东西不理想，我说看完《骆驼祥子》会激起你的革命热情。

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北京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鼓

励你批判的。有人说曹禺的《蜕变》寄托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某

些幻想，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曹禺不可能在抗日战争

期间歌颂平型关战役或者百团大战，也不可能写歌颂彭德怀

等人的文章，这是脱离实际的。我还喜欢举谢冰心的例子。

谢冰心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一个很高尚很高贵的人物，她当

然没有参加共产主义革命，也没有打游击或者参加地下党，但

是谢冰心新中国成立前有一个小说《去国》，写一个叫英士的

留学生回到中国以后，屡屡碰壁，一切爱国报国之心全部都化为

乌有，最后只能再一次离开中国，这个也是具有很强批判性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文学在中国从来是革命的元素，

是革命的一个契机，是人民革命思潮的一种表现。当然，还

有一批作家，后来直接加入了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队伍，比

如丁玲、艾青、萧军、欧阳山、周扬等。艾青同志曾保留着一

封毛主席给他写的信的原件，甚至能背诵下来。内容就是毛

主席约他去杨家岭住地聊天，而且信里边还提到说这两天下

雨，你过来渡河不好过，我派一匹马去接你一下。另外，毛主

席还给萧军写过信，因为萧军脾气比较暴躁，毛主席就像大哥

哥一样批评他，说不要这么暴躁，对别人对你自己都没有什

么好处。

在革命根据地，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推动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革命化、工农兵人民化、与

对人民生活的深入与理解，党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方针，简明准确，深入浅出。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与作品也

给人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兄妹开荒》《白毛女》《李有才板

话》和《小二黑结婚》。我读赵树理的时候，激动得简直就没

法活，我不能想象世界上有这样的文学，能这么好地跟人民

结合起来，和人民的语言结合起来，不带翻译腔，不带知识分

子腔。

另外，我还想提一下在白区的，就是没有到根据地去、但

是也起着很不一般的作用的大作家、文学家，一个是阳翰笙，

一个是夏衍,他们实际上是白区的一个工作点，许多人要到解

放区去，都是通过他们。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绝密使命》写十

年内战时期的各种交通站，阳翰笙和夏衍也是“交通站”。阳

翰笙同志曾经照顾过李鹏同志，李鹏同志的父亲李硕勋同志

牺牲了，阳翰笙同志照顾作为烈士子弟的李鹏同志的行程和

安全。阳翰笙同志去世后有一个追思会，李鹏同志也参加了，

这种关系之密切令人难忘。

第四，我们谈论中国文学的时候，一定不能不谈在中国翻

译和引进的外国文学，因为它在中国起的作用非常大。首先

是俄苏文学，很多人走向革命离不开俄苏文学，到现在我还记

得怎么和地下党建立的关系：我当时在北京平民中学就是现

在的四十一中，我参加学校讲演比赛，变成了一个小明星，我

们学校还有一个棒球大明星叫何平，他见着我，他说小王蒙最

近看什么书呢，我说我看的都是一些批判性的书，我说我思想

左倾，一下子他眼睛就放光了，因为他是地下党。他当天就把

我约到他家里去，给我看了两本书，一本是华岗的《社会发展

史纲》，再一个就是苏联瓦西列夫斯卡娅的《虹》。我学的第一

首革命歌曲是《喀秋莎》。法捷耶夫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作家，他

的《青年近卫军》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当然，法捷耶夫的人生也

引起我极大的感慨，因为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法捷耶夫自杀了，

这个事让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是即使这样，法捷耶夫的文章中

那种从内心最深处发出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追求，他的

那种境界、那种思想、那种纯粹、那种“初心”，至今让我为之泪

下，我愿意向法捷耶夫行礼，我仍然要表达我对他的崇拜。

谈到世界文学，我还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体会，就是一批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实际上就跟我说的

鲁郭茅巴老曹一样，也起了推动俄罗斯革命的作用。契诃夫

是和革命最没有关系的，但是契诃夫的最后一篇小说《新娘》，

写一个中产阶级的新娘，在她快要结婚的时候，忽然感觉一切

是那样无聊，她逃婚了，参加革命去了。还有陀思妥耶夫斯

基，他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由后来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的著名作家邵荃麟翻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认为这是共

产党搞革命的一个关键语言，就是要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人谋幸福、谋翻身，这是一个旗帜，把革命鼓动起来、宣传起

来，将正义性表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坚决反对暴力

革命，所以高尔基找机会就骂他，但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

个标题太厉害了，读来让我热血沸腾，人怎么能够被侮辱？人

怎么能够被损害？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怎么能够不反抗呢？还

有，托尔斯泰被列宁称为俄罗斯革命的一面镜子，说他是最天

才、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

再扩大一点，英国、法国的那些现实主义作家，他也都有

一种鼓动社会革命，鼓动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力量。比

如狄更斯的《双城记》《雾都孤儿》，比如巴尔扎克的《人间喜

剧》，雨果的《悲惨世界》。所以，一些现实主义文学很具有亲革

命性、亲左翼思想性，有一种亲共产主义性。更不要说法共作

家阿拉贡，他的名著就叫《共产党人》，他逝世时法国为他举行

了国葬。匈牙利文学理论家卢卡契，其历史地位也是非常崇高

伟大的。

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革命、建设、发展、改革

开放，推动了全新的文学语境文学受众与文学氛围的形成。

对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丑恶势力，对于文化上的空

虚、懒惰、停滞、苟且、低级、无病呻吟与病态悲观等进行了反

复扫荡，然后是扫盲、卫生、体育、文化、出版等各项事业的发

达，形成了我们充实、健康、建设性的文化主调，带来了文化发

展文学发展教育发展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1949年以后，我们的革命文学也发生了一些曲折，有些

文学战线上的政治运动后来证明不一定妥当，由于革命的惯

性，由于某些简单化急性病，在人民夺取政权以后有些事还习

惯用阶级斗争化的方式来解决，也有处理的不妥当的地方，这

方面我们积累了丰富的与厚重的经验，须要牢记。

但是我们也还要看到，在文学上我们有很多想法实现

了。比如希望更多的劳动人民拿起笔来，这是毛主席的思想，

这个实现了。我们有农民作家乔典运，工人作家胡万春、蒋子

龙，曾经还有高玉宝、崔八娃。还有一个理想，就是让更多的

人接受文学。

同时，党中央重要的文艺思想是希望作家到工农兵群众

中去，到大众中去，尤其是到农村去，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有

些人虽然本身并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我们知道在解放区的

时候，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写了《暴风骤

雨》，康濯写了《我的两家房东》，柯蓝写了《洋铁桶的故事》，还

有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所以，“深入生活”对作家的创

作来说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学呈现出一些

不一样的情况。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我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

下去的新疆，但客观上我也等于践行了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

动的号召，而且我是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农民在一起，这种生

活，给我的文艺创作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

第六，从文学中的党史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有许多

作品和党史有关，比如说写大革命的《三家巷》《大浪淘沙》，写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闪闪的红星》，写抗日战争、十年

内战、大革命晚期的《小城春秋》，还有根据陶承《我的一家》拍

摄成的影片《革命家庭》、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等等，都有

助于我们从某一个角度了解党史。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

时期的作品就更多了，例如《红日》《风云初记》《林海雪原》《苦

菜花》《保卫延安》《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对

我们的革命文学、党史教育起到很大作用。

谈到抗日，不能不谈到《黄河大合唱》，以往大家都把它作

为一个音乐作品，但是它也是文学作品，它是光未然的诗。我

想起歌唱家王昆同志曾经跟我说过，有一次老解放区几位歌

唱家回忆起来，当年人民解放军的军力没法和国民党比，但是

共产党有革命歌曲鼓舞士气，国民党没歌可唱。这一点，台湾

的一位诗人，一次聊天时他认为这个分析太对了。他说他在

台湾上中学的时候，春游时大家无歌可唱，刚一唱贺绿汀的

《清流》：“门前一道清流，夹岸两行垂柳，风景年年依旧，只有

那流水总是一去不回头，流水哟！请你莫把光阴带走。”这本

来与政治无关，但贺老师是中共党员，是共产党的文化领导干

部，这就让他无歌可唱。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军事的胜负容

易和唱歌连起来，胜利者唱的是凯歌，失败者是怎样的呢？他

们叫作“四面楚歌”！

反映1949年以后生活的文学作品有《创业史》《山乡巨

变》《谁是最可爱的人》《团圆》……琳琅满目。这里头又出现

了许多新的课题，比如说娱乐性，这也是正常的，作为一个执

政党，让老百姓健康娱乐是很重要的文化使命。所以，对于

1949年以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宽泛地理解，因为和夺取政

权的那个时代又不完全一样，我们的文学起的作用既有政治

教育作用，也有娱乐休闲作用，甚至也有所谓精神消费性作

用。就拿我们引进的一些不是中国内地的作品来说，我们也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文学生活是越来越丰富，我们的路子越

来越宽，比如说，金庸的一大批作品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大量

翻印。我们的翻译作品，它的广泛性也是前所未有，包括现实

主义、超现实主义，也有现代主义，我们的文学生活应该是强

国大国发展状况的呈现。

但是再广泛，我们仍然有一个主调，仍然有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样一个中国梦的主调。我们看2035年远景规划，

那里边提到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

国等，都是对于整个国家的全局性的愿景和规划。所以，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回顾党的100年的历程和中国

文学100年的历程时，里边有许多让我们受到鼓舞，也得到经

验的事情。最后，我再讲几点结论：

一、出自对于理想的追求、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

的痛心疾首，出自对于民族精神的解放与振奋的期待、对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执著，文学的激情与理想必

然发展深化成为革命的激情与理想，必然深化为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发展的激情与理想。中国现当

代文学汇入党领导的革命洪流，是历史的必然。

二、对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的民胞物与之心，对于

正义、幸福、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希望，使中国作家必然认

同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必然拥护习近平

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思想与方向。

三、我们的文学写作者要珍惜百年来文学与党的事业的

紧密联系，珍惜我们的经验与智慧，学大局、识大体、知大势，

明党心、国心、民心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心，勇于创新，乐

于发展，解放思想，为人民、为子孙万代，为世界、为一个一百

年与又一个一百年，呕心沥血，让作品说话，留下我们这一代

写作人的文学丰碑。

四、为了实现2035年建设文化强国的远景规划，我们在

发展文化教育、提高阅读与出版事业水平、培育砥砺青年作

家、展示文学人才阵容与当代经典作品阵容方面，任重道远。

这一切，都要在党的切实与全面的领导下扎实进行。

（本文是王蒙2021年5月27日在中国海洋大学的讲话，常

鹏飞根据录音整理，经王蒙本人修改。）

文学里的党史与党史中的文学文学里的党史与党史中的文学
□王 蒙

（上接第1版）
路遥最早给这部长篇小说取名为《走向大世界》，决心要

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他设定了这部小说

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最初还分别给这三部

曲取名为《黄土》《黑金》《大城市》。

时年32岁的路遥，就这样开始为大部头作品做准备工

作，纷繁的思考和狂热的工作成为他的生活常态。路遥先后

用6年左右的时间，准备与撰写这部长篇巨著。其中，仅扎实

而认真的准备工作就断断续续地用了3年时间。他潜心阅读

了100多部长篇小说，分析作品结构，玩味作家的匠心，确立

自己的小说大纲。他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

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他甚至还翻阅过

这十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与

《延安报》。

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方式，要求路遥一丝不苟、全方位地

占有资料，熟悉所书写时代的特征与气质。路遥也多次重返

陕北故乡，深入到工矿企业、学校、集镇等地，进行生活的“重

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

路遥在动笔创作这部“宏大叙事”的作品前就做足了功

课，他也有能力完成这部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

四

《平凡的世界》的正式创作时间也是3年。1985年秋到

1986年初夏，路遥完成了第一部；1986年夏到1987年夏，完

成了第二部；1987年秋到1988年初夏，完成了第三部。期间，

路遥对每部书的创作均是两稿，手写一遍，再誊改一遍。

然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的发表过程非常艰难，几乎是

“一波三折”，一开场就带有了悲剧性的基调。究其核心原因，

就是中国文坛的风向发生变化了，路遥所坚持的现实主义的

创作方法，已经成为被文学评论界指责为“过于陈旧”的创作

方法。

在《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作品出师不利的情况下，路遥必

须严肃认真地思考自己创作的出路。当他读到苏联当代作家

瓦连京·拉斯普京的理论文章，讲“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

断”的主题时，对弟弟说：“我真想拥抱这位天才作家，他完全

是咱的亲兄弟。”

事实上，苏联作家拉斯普京所提出的命题，也是路遥反

复思考的问题，即“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

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

断？”就路遥的创作而言，是继续承接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像

别人那样“唯洋是举”、彻底割裂传统？是像“历史书记官”那

样真实地记录历史，还是进行“个人化写作”？是尊重大众阅

读，还是追求所谓的新语言、新形式……路遥借用“老土地”

的形象比喻，思考自己的困惑与坚持。当然，回答还是，坚持

走自己的路。

路遥为何要执拗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呢？路遥认

为：“生活和题材决定了我应采用的表现手法。我不能拿这样

规模的作品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去做某种新潮文学和手法的

实验，那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也许在以后的另外一部作品中

再去试验。再则，我这部作品不是写给一些专家看的，而是写

给广大的普通的读者看的。作品发表后可能受到冷遇，但没

有关系。红火一时的不一定能耐久，我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

的审视。”他还说：“我不是想去抗阻什么，或者反驳什么，我没

有那么大的力量，也没有必要，我只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

和自己的实际出发的。”

有研究者认为路遥当年固守现实主义阵地，是由于不懂

得现代主义文学，其实这个判断是简单的、幼稚的。路遥早在

构思《平凡的世界》时，就注意到现代主义创作方法问题。他

还反复阅读了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

独》与《霍乱时期的爱情》，并认真比较了这两部小说的创作风

格。路遥也曾在短篇小说《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篇小说

《你怎么也想不到》等一些作品中，娴熟地运用过现代主义的

一些创作技法。

想通了这些问题之后，路遥的心是坦然的，也是自信的。

在新的文学潮流面前，他并没有选择迎合，而是坚定地固守传

统。这样，在整个文坛都“反传统”的时候，路遥却坚持传统的

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路遥当年才30多岁，就拥有这样深邃的

历史理性，拥有同时代许多作家所不具有的清醒、冷静与深

刻。

路遥最在乎的是读者。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遇到困难之

时，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你之所以还能够坚持，是因为你

的写作干脆不面对文学界，不面对批评界，而直接面对读者。

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其实，这才是问题的

关键。读者永远是真正的上帝。”

在《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中，路遥注定要在身体上和精神

上承受更多压力，注定要伤筋动骨，他也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

真诚和难以置信的生命能量。就在路遥创作完成第二部的时

候，他健壮如牛的身体出了问题。他后来回忆说：“身体状况

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身体软弱得

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

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会睡着了。”他

甚至想到过放弃、想到过死亡，但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在

简单的保守治疗后又开始第三部的创作。

整整6年，路遥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以惊人的毅力为世人

铸造了皇皇巨著《平凡的世界》。1988年5月25日，路遥在陕

北甘泉县招待所终于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他从书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

珠笔向窗外扔了出去。此刻的路遥已经泪流满面，他再一次

想到自己的父亲，想到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诞生，与作家的才、胆、识、力分不

开。倘若路遥没有深邃的历史理性、迎风而立的勇气与坚忍

不拔的意志，这“三部、六卷、一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是无

论如何也完不成的。

1988年12月31日，路遥在给《文学评论》常务副主编蔡

葵先生的通信中，再次明确地宣誓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观：

“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

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五

事实上，路遥坚持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读者做出的这

盘菜，果真赢得了大众的好评。

从1988年3月27日开始，这部小说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播出，一连播了126天。《平凡的世

界》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亿万读者的耳畔与心头，并产生了强

烈共鸣。当年，这部小说广播的直接受众就达3亿之多。

《平凡的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后，于1991年3

月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站在领奖台上的路遥，仍保持着

高度清醒的头脑。他在获奖发言中说，“对于作家来说，他们

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接受历史眼光

的审视”。他决定“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

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

生大境界、艺术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路遥离

世时，离他生命的第43个年头仅差16天。

路遥虽然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土地与人民，但并没

有远去，而是通过作品不断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读者。路

遥病逝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又应听众

的强烈要求，先后多次播出了《平凡的世界》。

新世纪以来，路遥的作品生命力强大、经久不衰，“路遥

热”现象也持续升温，力度不减。《平凡的世界》成为我国新时

期以来为数不多的“畅销书”和“常销书”。2008年10月，新

浪网发起的“读者最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显示，

《平凡的世界》以71.46﹪的比例高居榜首。近年来，《平凡的

世界》《人生》多次被改编、拍摄成影视剧与舞台剧，火遍大江

南北。

2018年9月，由《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等主办

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中，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与《人生》入选其中。2018年12月18日，在全

国“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路

遥“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路遥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最美奋斗者”之一。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路遥被

评为“100位重要英雄模范”之一……

我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经济社会发生了

巨大变化。《平凡的世界》的故事背景虽然已经远去了，但这部

有温度、有情怀的小说却源源不断地提供鼓舞读者向上与向

善的正能量，让人们温暖而励志。

作品是作家最好的纪念碑。路遥当年敢于背对文坛、逆

风而战，敢于接受历史眼光的审视，并交出了一份令时代信服

的答卷。他也以最诚实的劳动，诠释了“像牛一样劳动，像土

地一样奉献”的人生真谛。


